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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还没有黄金周的说
法，也没有哪部影片是为哪个节日“定制”，瞄准某
个特殊时间段。但是影院很快发现，每逢国庆节、
春节前后，电影售票情况都特别好，在这样的情况
下，电影院工作人员慢慢开始有分档期排电影的
意识。

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开辟了中国
的首个“贺岁档”，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出现档期的划
分。这些年来，贺岁档、国庆档、五一档、暑期档等
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情人节档、三八档、清明

节档、万圣节档等等，档期划分也越来越多越来越
细，电影选择什么档期上映，也成为一大学问。

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年节及纪念
日放假办法》，决定增加公众法定休假日。春节、“五
一”和“十一”法定休假3天，再加上调整的前后两个双
休日，就形成了每年3个连续7天的长假，而每个长假
掀起的旅游消费热也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生活的新亮
点，被人们称为黄金周。1999年的“十一”是第一个黄
金周。人们慢慢开始养成逢十一去娱乐、去旅游的习
惯，看电影可以说是最雅俗共赏的一项活动。

王艳介绍说，开始有贺岁档、国庆档时，国庆
档远未像现在这么热闹，比如 2001 年的《蜀山
传》，总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放在现在也是大制
作了，可是当年在国庆档上映，却遭遇票房惨败。
2002年国庆档的《出租车司机》、《嘎达梅林》、《假
装没感觉》、《我爱你》等几部影片也票房平平；
2003年的国庆黄金周，影院内首次出现了进口分
账大片《X战警2》，加上《无间道》、《古宅心慌慌》、
《爱有天意》、《向左走·向右走》等，这一年的国庆
档开始真正有了“档期”的繁华。

每年的十一黄金周，王艳看着亲朋好友们欢天喜地出去旅游，看着他们在朋友圈频晒美图，
她的心情只有“羡慕嫉妒恨”，从她1997年入职青年宫影院以来，她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完整休息
甚至旅游过。现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看电影，已成百姓的传统“节目”，去年国庆档总票房超过10
亿元，足以证明电影的吸引力。

从2004年起，青年宫影院在节假日开始推出公益
放映活动，工作人员去中学、工地和北京远郊区县为人
们公益放电影，十一期间也是公益放映的黄金周，因为
那时天气好，他们从晚上七八点钟天黑后开始放映，可
以连放两部电影，回到家时通常就是夜里了。

这其间的故事也不少，王艳提起来就滔滔不绝，
“我们同事去的是北京山区，要开好远的路，几乎都到
河北了。晚上七八点钟天黑了开始放露天电影，可是
同事们要一大早就出发，因为进了山绕啊绕经常迷路，
开得都快吐了，在山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在北京我们
习惯说东西南北，可是到了那里根本分不出方向，给老

乡们打电话问路，他们给我们指路就会说前后左右，后
来就是‘往上开往下开，再翻过两道梁就到了’。”

山路难走，一路颠簸下来，有时放映机器都会
颠坏，“我们出门前调试得好好的，可是路上实在
太颠了，本来应该双机放映，这本放完了换那本，
双机放映会很顺畅，可是因为机器坏了，只能单机
放映了，这样放完了一本，要等一会儿才能放第二
本，电影中间会断。”

给村里放电影，全村的人都会出动，“同事们
去的地方都是山区，按说没有多少村民了，但放电
影时也是坐的满坑满谷的人，孩子们也多，有时一

问，15岁的孩子了，之前竟然从没看过电影。你
可以想象，他们看到电影会有多兴奋。就连电影
放映中间会暂停这样的事情，也是兴奋地等着。”

为了村民们的快乐时光，放映员是最辛苦的
人。王艳说2006年才开始数字放映，之前多以拷
贝为主，放映员要扛着百十来斤重的放映设备和
拷贝搬上搬下。到了山区，搭大棚时有时会刮大
风，山区空场的大风究竟有多大？王艳说：“你想
吧，同事和我每人都100斤的体重，我们要把自己
的整个体重依附上去以拽住一根绳子，可往往自
己会被绳子拖走几米。” 文/本报记者 张嘉

而国庆档的“带头大哥”就是成龙，他的三部作
品——2004年的《新警察故事》、2005年的《神话》、
2006年的《宝贝计划》连续三年都是国庆档的票房冠
军，其中《宝贝计划》国庆七天票房4300万，独占影片
总票房46%左右。可谓是带领国庆档期年年走高，也
就是从2006年开始，“十一档”的称呼正式被院线和
发行方提出。几年来，国庆档越来越火热，已经成为
众多影片的必争之地，票房也是打着滚的往上翻，最
终去年7天国庆长假，全国票房突破10亿元。

而随着中国电影票房的暴涨，影院也越来越
与时俱进，硬件软件的配置早已是更新换代今非
昔比了。记者在青年宫影院采访时恰巧遇到了一

位老影迷，旧时泛黄的银幕已经像岁月一样远去
了，李女士的脑海中却存留着电影院的历史记忆
与变迁：“70年代，我们单位宿舍大院里有片空场，
夏天的时候一个月能放一两次露天电影，每次都

‘万众期盼’，热闹劲儿跟过节似的，大家早早就搬
个马扎在夕阳里等着天黑下来；80年代，就开始在
礼堂里看片了，5毛钱、1块钱一张票，朋友们约在
一起，在影院门口花2毛钱买一包瓜子，边嗑瓜子
边看，电影结束了，就踩着厚厚的瓜子皮，心满意
足地出来。不过，在80年代，我买电影票的时候
得勾着身子，通过一个黑洞洞的小窗口把钱递给
售票的，买几张票得喊着说，从来没看见过对方的

脸，就见一只手毫无气息地把票给推出来，现在的
影院已经是现代化的布置装潢，我还真是挺感慨
的，觉得生活都特别明媚。”

王艳也回忆说，自己刚上班那会儿，影院前还
是一条特窄的马路，“那条街无雨三尺土，有雨一
街泥。”宣传电影的方式也很简单，每逢有什么大
片上映，他们就做个横幅，拿到胡同口，胡同口的
一边是电线杆子，一边是棵大树身子灵活的影院
工作人员爬到树上去挂横幅。现在，什么大片上
映，观众可从多种途径了解，横幅早就成了文物被
束之高阁，大家也都流行网上订票了，就连常在影
院转的票贩子都少了。

成龙国庆档三连冠 成“带头大哥”

说起票贩子，也算是“历史产物”，这可是让影院
又爱又恨的一群人。往好了说，有票贩子，说明你这
家影院有人气；往坏了说，这些票贩子扰乱票房，骚扰
观众，有时还出点打架的事，搞得现场一片混乱，观众
心情不好，会投诉，甚至会放弃到这里来看电影 。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电影产量不多，观众看
电影也从80年代的疯狂陷入冷静，电影市场尚未形
成气候，那时候如果看到票贩子，王艳还会“窃喜”，
因为那时有个说法是，哪家影院门口有票贩子说明
哪家影院“火”。2004年以后，国庆档“火”了，十一
期间看电影，也成为很多人的必选项目，影院门口的
票贩子也形成了“气候”，王艳说：“最多的时候有二
三十个票贩子，国庆我们加班，他们也‘加班’。”

票贩子一多，影院开始郁闷了，经常被票贩子和观
众两头埋怨，“票贩子提前把票换好，有的观众图便宜，
愿意买，我们制止观众还不干，说我们太黑就为卖高价，

而有的观众买不着票或者买不着好票，又会说影院和
票贩子里外勾结。有的时候，票贩子之间还会打架。
我们要是不让票贩子用电影卡，他们冲进影院大堂就
骂我们，骂的特难听，还威胁售票员。还有的小姑娘来
买票，人家还没掏钱包呢，三四个票贩子就围着问人家
买不买票啊，买不买电影卡啊，有的观众为此还会报警，
人家会觉得我们影院环境不好，人身缺乏安全感。”

如今，银幕数量增多，影院服务升级，票贩子也
已经销声匿迹，而对于影院工作人员来说，不变的还
是与观众之间的情谊。在青年宫影院待了这么多
年，王艳和很多熟脸都成了朋友，这些人可是忠实的
电影观众，十一时，全家总动员一起来看电影的不在
少数。为了他们，王艳说每年的国庆节上映的影片
再多，影厅再不够用，也得留下一个影厅放全家欢电
影，像现在的《小黄人大眼萌》。

说起这些观众朋友，王艳未语先笑，她说有一

对双胞胎兄弟，在这里看了很多年电影，现在两人三
十多岁，都各自成了家，兄弟俩还经常约着一起来看
电影，抢第一排最中央的座位，是兄弟俩做不腻的游
戏，“谁先到谁就抢这个座位，有时看两人一起来了，
可是一个开车一个骑车，那个开车的得找车位啊，你
就看吧，骑车的兄弟一脸的得意劲儿。”

影院里趣事多，节假日时人多，还丢过孩子，“早
年间民风淳朴，一个国庆节，一个孩子的父亲要去上
厕所，就让孩子待在外面别动，可是那孩子也就2
岁，哪听得懂大人的话，他就自己走开了。我在大堂
看见了，赶紧抱起来，使劲问是谁的孩子，抱着等了
有10分钟，来了一个男的，说是孩子父亲的朋友，我
一听哪敢给啊，万一是人贩子怎么办，我说不行。他
说：‘我找他爸去，你一看就知道是他爸。’一会儿两
人来了，我一看，孩子长得跟他爸爸一模一样，孩子
也扑过去喊爸爸，我就放心给了。”

国庆节我们加班，票贩子也加班

入职了18年，王艳说她节假日从未旅游过，
经常是值班2至4天，“除非是影院绝对停业，否则
就没有消停的时候。”而就算是不去单位值班，待
在家中，她心里也不会踏实，哪儿也不敢去，“担心
排片合适不合适，比如说一部电影的票房好，可是
我预估不足，给它排在了小厅放映，而把口碑不
好、票房没有持续力的电影安排进了大厅，这样的
结果既会影响票房、影响我们的收入，也不利于观
众看电影。此外，还要担心机务、场务、售票、片
方、密钥等等，一颗心老那么悬着。”

王艳回忆说，曾经有一年国庆节期间，放一部
好莱坞电影，那时还是数字放映刚刚兴起，她还在

家呢，影院同事打电话说密钥被锁死了，闪红灯，
第二天放不了，王艳说：“大过节的，我这个着急，
片子都已经排出去了，如果放映不了，已经买票的
观众还不跟我们急了。我紧急协调，那时候枫花
园汽车电影院都是晚上放电影，我就去借胶片拷
贝，白天在我们影院放完了，赶紧再给人家还回
去，让他们放映，那几天把我们紧张得手忙脚乱。”
事后，检查问题原因，才发现是密钥把放映时间弄
错了，“每个密钥上都有放映的截止时间，比如说
这部电影应该能放到10月7日24点，结果它弄成
了10月5日24点，后两天就没法如期放映了。”

经过了这样一次波折后，虽然密钥99%以上都

没问题，但是王艳却从此多了一个心病，“比如有
的电影提前举办点映场，都是到放映时间才能打
开密钥，提前不能让你看，说18点放映，它就18
点闪绿灯，你没时间提前试。所以，要是不到18
点，我就老不踏实，生怕它出什么问题，要是在家，
电话一响就怕是单位电话或者同事手机。”

还有一次过节时，王艳休息在家，突然同事给
她打电话，说一部电影漏排了，没有硬盘怎么办，
王艳的家离影协近，正在给孩子弄作文的她说自
己立刻化身“风一般的女子”，立刻打车去影协借
了硬盘，又以风一般的速度冲回影院。王艳笑说：

“干这行慢性子不行。”

经历密钥惊魂,从此落下了“毛病”

十一长假催生十一档期的繁华

村里15岁的孩子，之前竟从未看过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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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起，青年宫影院在节假日推出公益
放映活动


